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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分析了德里罗早期小说的两大叙事模式：追寻模式和小说人物的

退隐和重现，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人物在后现代影像 －消费文化语境中对于自我
身份认同的探寻，第二种模式反映了主体性建构所面临的永久性悖论，徒劳的追

寻折射出后现代主体性的基本特点，即主体认知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和

未完成性。结合详细的文本分析，论文着重探讨了影视自我意识对于个体感觉

结构和精神体验的影响，德里罗所说的“第三人称意识”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生

活形式，构成了后现代性体验之所以发生的心理意识结构。影视自我意识是德

里罗小说人物的一个标识，也是影像消费文化的一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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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里罗的创作历程，最方便的分期便是以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白噪音》为
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这样做既可以与德里罗的作品在美国评论界的接受过程

相合，又可以凸现出《白噪音》作为德里罗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成为其创作历程

发生重大“转向与突破”的标志。①不过，过于简略的“二分法”显然有悖于德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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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实际，割裂了其整体创作的有机联系，忽略了其作品主题之间的内在连续

性。事实上，德里罗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视为他创作上的又一次转向，如７０年代
的《球门区》和《拉特纳之星》，８０年代的《名字》、《白噪音》和《天秤星座》，９０年
代后的《地下世界》和《身体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里罗是一位不断挖掘

新题材、探索新的叙述方式的文体小说家，一位后现代的文体小说家，是一位典

型的后现代实验小说家。

德里罗１９８８年在与安东尼·德克蒂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ＤｅＣｕｒｔｉｓ）的访谈中对自己
的创作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自己上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作品比７０年代的作品“更
具感染力”：“我想这十年间创作的三部小说比以前的某些作品有更深刻的动

机，需要更强烈的责任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７３）。数年后，德里罗
在访谈中又一次谈到这个话题，他说：“创作这部小说时，我试图找到更深刻的严

肃性。《名字》标志着一个新的奉献（ａｎｅｗ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阶段的开始”（ＤｅＰｉｅｔｒｏ
９２）。希腊的异域风情和爱琴海的明媚阳光，尤其是希腊人发明的古老的字母艺
术（德里罗称之为一种“视觉艺术”，他曾像小说中的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

斯一样研究了雅典所有的石刻字母形状）给德里罗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迫使他“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创作”。如果纯粹从创作的角度来看，８０年代显然
是德里罗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以《名字》为开端，《天秤星座》（１９８８）达到创作的
高峰，同时又是此前所有作品的一个总结。由此，我们可以把德里罗的创作历程

分为早期（１９６０－１９８０）、中期（８０年代）和后期（９０年代后）三个阶段。
众说周知，德里罗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创作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他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美国影像》写作于１９６６年，其间由于生计问题常常中断写作，挣钱
谋生。这部作品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出版。论文所讨论的“早期作品”仅局限于德里
罗７０年代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即《美国影像》、《球门区》、《大琼斯街》、《拉特
纳之星》、《游戏者》和《走狗》。

影像的力量是德里罗整个小说创作中的一大主题，亦是德里罗从创作开始

就坚持不懈关注的焦点。论文分析了德里罗早期小说的两大叙事模式：追寻模

式和小说人物的退隐和重现，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人物在后现代影像 －消费文化
语境中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探寻，第二种模式反映了主体性建构所面临的永久

性悖论，徒劳的追寻折射出后现代主体性的基本特点，即主体认知和社会身份认

同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论文着重探讨了影视自我意识对于个体感觉结构和

精神体验的影响，德里罗所说的“第三人称意识”构成了后现代文化的生活形

式，构成了后现代性体验之所以发生的心理意识结构。影视自我意识是德里罗

小说人物的一个标识，也是影像－消费文化的一个标记。

一、退隐与重现

《美国影像》的主人公戴维·贝尔是美国梦的成功典范，经历了同事们的倾

轧、诋毁和诽谤，年仅２８岁的他一路高升，已成为纽约一家电视网络公司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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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贝尔有一天终于对影像给予他的身份认同感到厌倦，对被影像所造就的

自我感到恐惧，于是借口拍摄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部落的记录片，与几位朋友一

起去西部开始了对另一个自我———影像的自我以及远离影像的自我———的探

寻。他们一行驻留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小镇，在那里贝尔拍摄了一部戈达尔式的

自传体电影，追寻童年的创伤记忆以及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当他发现自己所

扮演的自己只是影像的另一复制品时，便丢弃了摄影机和伙伴，独自一人走向西

部深处，希望找到影像与自我的契合处，最终却发现所谓的自我和“美国影像”

仅仅是影像的影像（仿像），是“影像和影像相似物的产物”。②小说结束时，贝尔

驱车来到达拉斯迪利广场———美国后现代社会媒介影像与重大历史事件融合的

起点，美国梦终结，或者说美国噩梦开始的地方———从那里乘飞机返回到纽约这

个影像堆积的世界。

《美国影像》堪称是德里罗创作的基石，这部小说预示了德里罗一直关注的

诸多主题，如后现代媒介文化中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影像的魔力以及影像对于

自我体认的巨大影响。小说主人公在退隐与重现上的徘徊、犹疑也成为德里罗

后续作品极为重要的叙述模式。《大琼斯街》中的主人公布基·旺德立克是一

位摇滚乐明星，他在巡回演出中途突然退出，隐居在纽约鲍威利区大琼斯街的一

间公寓里。旺德立克想要远离商业化的演艺圈，寻找一处孤独的静土，结果他自

己的“退隐”像他此前独自录制的“山间音乐”一样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影像 －
消费社会的产品，变成了各种商业集团和神秘团体追逐、攫取利润的“猎物”。

旺德立克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怪圈，只好再次复出。《毛二世》里的作家

比尔·格雷隐居多年，他的名声却由于长年与世隔绝而与日剧增，格雷为了营救

一个被恐怖集团扣为人质的瑞士诗人重出江湖，在纽约大街被车撞后依然只身

前往贝鲁特，结果客死异乡。退隐和重现的叙述模式在《身体艺术家》得到了完

美的体现，电影导演雷·罗勃莱斯和妻子劳伦·哈特克两人隐居在一间海滨别

墅，准备合作写一部罗勃莱斯的自传。雷却突然返回纽约前妻的公寓开枪自杀。

哈特克一人返回别墅、独自沉浸在痛苦的创伤记忆中，后来她利用自己的经历创

作了一出名为“身体时间”的身体表演舞台剧并重返舞台。

在这些人物身上，退隐与重现象征着自我追寻过程存在着个体无法扭转、无

法摆脱的困境，这是后现代媒介文化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宰制下个体精神

自由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退隐给他们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他们似乎可以

拥有一个不受影像和商品控制、完整而自主的自我，拥有一个可以享受个人隐私

和精神自由的天地。另一方面，由于影像 －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已经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后现代社会成为《白噪音》中所描写的“波与辐射”的社会，

一个信息过载的社会，一个商品符号化的社会，一个超真实的社会。个体在影像

意识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宰制下根本不可能真正拥有他们所梦想的“瓦尔登湖”，

信奉个体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美国梦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恐惧不已的梦魇。

影像和消费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支柱，它们携手构筑了美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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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个体自由的噩梦。在影像文化逻辑支配下，个体崇尚由第一人称意识

转向第三人称意识的美国梦，即实现“进入单数第三人称意识的美梦”（２７０）。③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总会得到或者本应该得到的十五分钟名声，渴望用“他”／
“她”来称呼自己。影像世界或者“景观社会”赖以存在并不断制造的“第三人称

意识”使自我感觉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自我与真实世界相剥离，真实的我变成

了影像的复制品，真实的生活成为影视自我意识和仿像逻辑宰制下的超真实状

态。在消费社会文化逻辑支配下，任何东西都变成可以出售的消费符号。人们

不是消费商品而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消费过程中界定自己。正如布赖恩·马

苏米（Ｂ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ｕｍｉ）所论，购买行为界定着自我的个性。“我购买，故我在。”④

这句著名的广告词成为消费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商品的交换价值

不再由其使用价值所决定，人们交换和消费符号，而科学研究、历史、名声、身体，

甚至连退隐和死亡本身都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谋取利润的符号。美国是消费

社会的老家（博德里亚语），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联姻正是催生消费社会的催化

剂。博德里亚尖锐指出了媒介文化与商品社会的契合点：“信息的内容、符号所

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

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不过它得到了真象担保的证明”

（波德里亚 ９）。在消费社会中，维系自我与外在真实的链条被打碎，现代社会曾
经推崇的自我存在、自我体认的最后根基被影像和消费的残酷逻辑彻底摧毁。

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
獉獉獉獉

的尺

度”（波德里亚 ９，着重号为原作者加）。消费尺度同样使消费个体对自我本身缺
乏了解，正如他对真实世界的表征缺乏了解一样。

在“大琼斯街”独居一隅的旺德立克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仅仅是媒介

的产物，媒介制造了一个比真实的他更真实的“旺德立克”，一种影像抑或是一

种超真实的存在？与他签约的唱片公司希望看到他自杀，这样很久没有推出新

唱片的歌坛巨星所有的旧唱片便会再次畅销，崇拜他的歌迷也与唱片公司达成

一种共谋，崇拜本身也加入到消费社会的体系中，需要阴暗、自私的动机来推动。

宗教偶像一般的盲从式崇拜最终脱离了敬仰本身所需要的距离感，从而走向了

尊崇的反面，变成了对崇拜对象的挟持，甚至敲诈。旺德立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

消费符号，一种与本真的旺德立克，他的意愿，他的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的话）毫

无关系的符号。我们无从判断旺德立克最终决定复出的真正动机，经历了退隐

生活的自我反省以及失语和复声的痛苦体验，经历了周旋于媒体、唱片公司、贩

毒团伙之间的一系列角逐，旺德立克的复出是否意味着他与媒介、消费社会重新

形成共谋关系？而他婴儿咿呀学语式的“山间音乐”能否得到歌迷的认可？歌

迷是否会接受他新的身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旺德立克意识到只要置

身于消费社会中，个体永远面临着退隐与重现的难题，这是个体自我认知和社会

身份认同的难题，是个体性与群体性、个人隐私与公众生活、精神自由的需求与

消费逻辑的枷锁之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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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退隐与重现的叙述模式相联系，德里罗在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独居一室

的人物形象（ｍｅ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ｒｏｏｍｓ），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思
考，对后现代主体／自我和社会身份认同的探索。《球门区》的塔夫特·罗宾逊
从球队退出，在一间小屋子里苦苦寻思着一种可以帮助他重新确认自己身份的

语言，一种不同于美国白人话语强加给他的黑人身份的语言；而小说的叙述者和

主人公格雷·哈克尼斯则以绝食相抗争，最后只能靠输液才保全性命。《拉特纳

之星》两位科学家享利克·恩多尔和罗伯特·索夫特利，前者因为不能破解拉特

纳外星人传来的“会告诉关于人类自身重要的信息”的密码而甘愿呆在洞穴里，

以昆虫幼虫为食，后者得知所谓的外星人信息仅仅是远古时期地球超文明生命

发出而反射回来的信号后，对于清晰确切的科学信念失去信心，于是步恩多尔后

尘、成为又一个“洞穴人”。《游戏者》和《白噪音》的最后场景都设置在汽车旅馆

中（莱尔·温南特和戴维·明克，汽车旅馆是德里罗小说另一个经常出现的美国

后现代社会场景）。《名字》中的考古学家欧文·布拉德马斯以及《天秤星座》中

的几位主要人物奥斯瓦尔德、温弗雷特和布兰奇都可以看成是独居一室的人物。

对于这类人物，德里罗一方面认为孤独可以使自我接近“更加本质的存在”

（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３７），像《球门区》中的格雷·哈克尼斯和《走狗》中的格伦·塞尔维。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奥斯瓦尔德和温弗雷特代表着“贯穿于所有作品、发现自己

独居一室的人物系列否定性的顶点（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６１）⑤。独
居一室意味着是影像社会的局外人，同时也意味着与消费社会的脱节，奥斯瓦尔

德相信历史的力量能够使自己摆脱这种疏离状态，使他“走出房间、走出自我”，

“融入历史就是逃避自我”（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６０）。但是，自我难以逃脱影像意识和消费
逻辑合筑的樊篱，德里罗小说提出了关于后现代自我体认普遍而又深刻的一个

问题：在影像 －消费社会中，梭罗式的退隐是否可能？独自一人、离群索居是否
变成了一个阿卡迪亚式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并不能把退隐与重现看成是后现代主体退隐与重构的隐喻，但是从人

物面对退隐与重现两难困境的焦虑、不安、困惑、挣扎和徘徊中，我们可以发现后

现代感受性在结构上的转型。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感觉结构”的转换直接影

响到后现代性主体的建构和身份认同。德里罗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关注后

现代文化语境中主体性建构和身份认同的不确定问题（当然这一主题可以追溯

到他此前以及创作《美国影像》期间的短篇小说 ⑥），并且一直贯穿在他整个作

品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影像》并非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或公路小说（《美

国影像》显然是对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为代表的公路小说的戏仿），《球门

区》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部体育小说，而《大琼斯街》、《拉特纳之星》也不是关

于摇滚乐或数学的小说。纵观德里罗在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小说，对于自我的探寻
以及对个体精神自由之可能性的思考成为他自始至终所关注的重要命题，而德

里罗总是把自我艰难的探寻和思考设置在“极限处境和心灵的极限状态中”

（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６５）。⑦个体面对媒介的控制、影像的魔力以及各种机构、团体和消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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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霸权，始终面临自我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是后现代

消费社会本身无法消除的痼疾。正如杰里米·格林（ＪｅｒｅｍｙＧｒｅｅｎ）所论，“在小
房间之外有代表性地（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存在着危险的、常常是不确定的力量，这股力量
有时表现为政治团体和机构，有时又代表着像历史本身一样的抽象力量，但是在

《毛二世》中这股力量显然是大众”（Ｇｒｅｅｎ５７７）。格林此处着眼于德里罗小说所
强调的个体身份与公众身份、个人想象与公众空间的互动关系。不过，我们也应

该认识到，在德里罗小说中影像以及影视自我意识是造成自我与公众空间疏离

状态的首要力量，影像的力量及其在形塑自我意识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是德

里罗小说的另一重大主题。

二、影像与影视自我意识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让－卢克·戈达尔对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有着非
同寻常的影响。１９７９年，德里罗告诉汤姆·勒克莱尔（ＴｏｍＬｅＣｌａｉｒ）说：“让－卢
克·戈达尔的电影对我早期作品的影响可能比我读过的任何书籍都要直接。

……强烈的画面，简短、含混的场景，一些电影中的梦幻意识，故作姿态的做作，

某些导演任意的选择、剪接和编辑。影像的力量。这些是我在写作《美国影像》

时一直思考的问题”（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９）。十年后，德里罗在另外一次访谈中又提到了
瑞典导演英马尔·伯格曼、意大利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名字，他们的

电影构成了６０年代身为狂热影迷的德里罗“个人电影的黄金时代”（ＤｅＰｉｅｔｒｏ
３９）。戈达尔等人的电影使《美国影像》这部小说在情节、结构上打破了小说叙
述形式的惯例，营造出一种新型的艺术表现形式：访谈式的对话和独白。不过，

德里罗并不认为自己是有意为之，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一种与电影制作手法相

对等的小说形式，电影技巧对于他创作的影响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渗透。与戈

达尔在电影中要表现的主题一样，德里罗所关注的是影像对于当代美国人身份

认同和自我意识的影响。戴维·柯沃特（ＤａｖｉｄＣｏｗａｒｔ）认为《美国影像》是对二
战以后愈益变得至关重要的身份或者异化问题的重新思考，他说“德里罗似乎充

分意识到所有‘主体位置’的虚妄，不足为信”（Ｃｏｗａｒｔ１３１）。另一位评论家马克
·奥斯汀（ＭａｒｋＯｓｔｅｅｎ）同样指出：“德里罗在《美国影像》中为小说主人公追寻
稳定不变的身份和近乎完美的独创性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框架，但是这些框架最

终揭示出这样的追寻仅仅是幻梦一场，而独创性也只不过是回声的回声。德里

罗揭示出电影并不是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反映个人和国家历史被扭曲

的一面镜子”（Ｏｓｔｅｅｎ８－９）。电影、电视和广告似乎允诺置身于影像文化中的
个体成为某个能够融入历史的大人物，但作为个体的人最终发现所谓真实的自

我只不过是受影视 －自我意识引导并主宰的他者形象。从《美国影像》主人公
戴维·贝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影像的魔力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转型

的巨大作用。

贝尔自称是“戈达尔和可口可乐的孩子”（２６９）⑧，他自幼便沦为父亲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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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的实验品，一连几个小时被迫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各式各样的广告片。

贝尔所受的教育不是文学书籍而是影像资料，电影和广告影像是他的“圣经”。

长大后，贝尔作为影像的制造者和生产者仍然一直笼罩在影像之中，贝尔的身份

可以说是各种影像的综合体，影视明星、电视广告不断演绎的具有阳刚气概的男

子形象是他崇拜的偶像，是他生活中另一个自我。当同代人热衷于心理分析时，

镜子便是贝尔的心理分析医生，镜子中的影像便是他所认可的自我。“当我对我

是谁感到困惑时，所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给脸上涂上肥皂液，然后刮胡子。一切

都变得如此清晰，如此精彩。我是金发碧眼的戴维·贝尔。显然，我的生活依赖

于这一事实”（１１）。“ｂｌｕｅｅｙｅｄＤａｖｉｄＢｅｌｌ”让我们想到另一个习语“ｂｌｕｅｅｙｅｄ
ｂｏｙ”（宠儿），戴维·贝尔既是成功的广告商（其父亲）的宠儿，又是后现代影像
世界的宠儿。他此处的自我感受既有电影明星银幕形象的影子又有电视商业广

告片中成功男子的形象，似乎只要按照这些成功影像的典范按部就班地说话、行

走、刮胡子，就可以找到自我的真正感受。一个个光鲜照人、精灵一般闪现（技术

的发展可以让这些影像永久地驻留在个体脑海中）、英俊可爱的影像，构筑起个

体自我身份认同与自我所属的大我群体认同之间的桥梁，构筑起一个个转瞬即

逝的海市蜃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贝尔在镜子里看到的是否就是他真正

的自己，他自认为对自我影像的感受是完整、清晰而又完美的，但是他这样的感

受是否真正来源于他的内心，自我影像与内心“自我”是否像他所感受的那样完

美地契合无间？“精彩”、“清晰”与完美偶像相混同的自我影像只不过是博德里

亚所说的“完美的仿像”（Ｒｉｔｚｅｒ１０６）。
戴维·贝尔看到伯特·兰开斯特在电影《从此处到永恒》中的表演后，第一

次领略了“影像的真正力量”，“伯特宛如一座我们居住的城市。他是如此巨大。

在阴影和时间的汇流处，有可以容纳我们所有人的空间，我知道我必须不断地延

伸自己，直到体内分子脱开躯体，然后嵌入到形象之中”（１２－１３）。在伯特英俊
威武、富有神奇魅力的形象影响下，年轻的贝尔急于和伯特的银幕形象达成一种

认同，让自我成为一种影像的影像。伯特的形象一直追随着贝尔想象自己年迈

时回顾、叙述自己已往人生的时刻（时间一直延伸到世纪末的１９９９年），“它是
一种新宗教的偶像”（１３）。后现代影像文化和宗教的偶像！如果说伯特这类高
大完美的银幕形象提供给主人公一种虚幻的理想认同感的话，那么电视广告则

使他拥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梦想。广告从不会逾越梦想的界线，“你可以改变自己

的形象，但是你不能改变与你同床共枕的女子的形象”（２７１）。成功的广告片告
诉你“你没有任何理由不能从美国东部一直飞到阿卡普尔科，在那里过两个礼拜

花天酒地的生活，与来自爱荷华城、正在度假的女打字员一起去冒险”（２７１）。
广告商通过他们精心制作的“２０秒艺术电影”使消费者与他们发明的“第三人”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形成认同，德里罗指出“第三人”———与欧洲大陆全然有别的
个体和社会自由的梦想———搭乘“五月花”（Ｍａｙｆｌｏｗｅｒ）飘过大西洋、落土在新大
陆，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源头。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就在于渴望成为有别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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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旧大陆个体的“第三人”的梦想必须不断更新，而电视的发明恰恰实现了这样

的天堂之梦。“广告发现了消费者所发明的第三人的价值。是这个国家发明了

第三人”（２７１）。广告通过与影像联姻，彻底打破了自我与影像之间的壁垒和界
限，至此，第三人称的意识代替了自我意识主导着个体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活

动，主导着个体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自我意识陷入指意链条循环往复、无休

无止的飘移当中，陷入“一种极端的自我意识的暗示”（２８７）。正如能指的不断
滑移，影像成为影像及其相似物的复制品，表演成为影像表演的表演。贝尔想要

找到真正自我的努力被影像的魔力击得粉碎。

德里罗在小说中详细地描述了电视广告对于作为受众的个体生活感受方式

的影响，“它使他从第一人称意识转向第三人称意识。在这个国家有一种普遍性

的第三人称，我们想要成为的为人。是广告发现了这样的人。广告利用第三人

称表达方式来表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的种种可能性。在美国，消费不是购买商

品，而是去做梦。广告意味着进入单数第三人称意识的美梦有可能变成现实”

（２７０）。广告影像，使美国消费者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寻求自我身份认同———
无论是个体小我还是大我群体的身份认同———的梦想“不再是欲望的实现，而是

欲望的预演。”（Ｌｅｎｔｒｉｃｃｈｉａ１９４）评论家弗兰克·伦屈夏（ＦｒａｎｋＬｅｎｔｒｉｃｃｈｉａ）尖锐
指出：“在美国，要成为真实就是要竭力争取处于即将成为‘他’或‘她’的‘我’

的位置，此处的我必须是对我的否定，把我丢弃在真实或隐喻性的欧洲……”

（１９５）广告与传媒影像的媾合最终打开了自我意识转向“单数第三人称意识”的
通道，置身于影像 －消费社会的自我变成了时刻被注视、被观看的对象，自我成
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者，用“他”或“她”称呼“我”最终成为可能。这样，现

实一方面与自我内心对现实的共鸣和感受相脱节（《游戏者》中的莱尔·温南

特），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痛苦只有在影像中才会变得更真实，更感人（《游戏者》

中的帕梅·温南特）。影像化的现实扭曲、钝化了人对于现实的感受性，作为

“消费地点”的日常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莱尔后来加入恐怖组织，成为一个

比现实更精彩、更真实的超真实生活戏剧的表演者和游戏者。

伦屈夏把这种单数第三人称意识称为“影视自我意识”（ｆｉｌｍｉｃｓｅｌｆ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他论述道：“就电影文化而言，电影不可避免成为我们时代自我意
识的形式，成为我们在未来影像时代通过‘不断观看自身’来表演将要成为的自

我（ａｓｅｌｆｔｏｂｅ）的媒介。……影视自我意识构成了自我形塑（ｓｅｌｆｍａｋｉｎｇ）的当
代形式，构成了关于被第一人称观众大肆宣扬的神奇的第三人称———指向第一

人称观众———的新型故事”（Ｌｅｎｔｒｉｃｃｈｉａ２０８）。伦屈夏明确指出，影视自我意识
是影像时代的产物，是“自我形塑的当代形式”，个体形塑自我身份认同的文化

形式，它通过自我不断观看自身表演而使自我成为将要成为的为人。依此，我们

可以把这个关乎后现代主体建构的重要术语理解为：影视影像所产生并通过影

视影像传播的、自我观看自身表演的意识。这种影视自我意识不仅是戴维·贝

尔、温南特夫妇、奥斯瓦尔德、杰克·鲁比等一系列人物自我体认和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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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经通道，而且也是他们生活感知方式和心理意识结构发生转型的标记。在影

像文化占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社会中，影视自我意识通过影像不断复制和传播，

自我最终成为自我“不断观看自身”的表演者和游戏者，成为社会体系和结构中

的一个零。

三、自我的“城堡”

卡夫卡在《城堡》中竖起了西方２０世纪“追寻小说”的典范。“城堡”与《审
判》中的“法庭”同是追寻本身的隐喻和象征：追寻目标的可望而不可即，追寻过

程的执著与坚持不懈，追寻结果的徒劳和无奈，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现代人西绪

福斯式的困境和悖论。约瑟夫·Ｋ置身于法庭中却始终无法跨进“法的门槛”，
Ｋ眼望着虚无缥缈、近在咫尺的城堡，到处奔走、求告却始终不能近城堡半步。
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寓示了追寻自身无法消除的矛盾，找到、发现所追寻的就意味

着对追寻过程的封闭，意味着追寻的终止和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凡追寻的必

定始终处于追寻的过程中，就如理想与现实的死结一样：理想一旦变成现实，理

想就宣告了自身的死亡。

西方叙事文学的追寻模式，或许可以追溯到以“金羊毛”为代表的希腊神话

故事和《荷马史诗》第二部奥德赛长达十年的返乡历程。奥德赛历尽艰辛、踏上

伊萨卡岛土地的瞬间至今仍被认为是西方文学最富激情、最感人的一幕。追寻

模式到中世纪骑士传奇时蔚为大观，最著名的便是“寻找圣杯”的故事。启蒙时

期，歌德的《浮士德》更是一部关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精神探索和追求的宏大史

诗，是追寻主题的集大成者。在传统的追寻叙事中，主人公追求的无论是神奇的

圣物，崇高的理想，还是魂牵梦萦的家园，最终必有发现和回报，上帝的圣训同样

适用于世俗的追求模式，“寻找，便能找到。”不过，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却

是一个例外，堂吉诃德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他在自己所梦想的欧洲四处

冒险、旅行，当他恢复理性、回到现实世界中便是“清醒的”自我分崩离析、走向

终结之时。现实世界对于堂吉诃德无以回报，除了给予他那看似疯狂、与现实格

格不入、海市蜃楼般的奇幻梦想。

堂吉诃德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旅行，化装成土地测量员回到了“城堡”下方的

村子里，重新开始了注定一无所获的冒险历程。他同样摇身一变，生活在德里罗

和品钦笔下的后现代影像世界中。

德里罗在创作上无疑感受到了布卢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他与品钦一

样对追寻的小说叙事结构情有独钟。品钦小说中神秘的Ｖ．、特里斯特罗、Ｖ－２
火箭等意象皆可视为“人类需求秩序和一致性的象征”（Ｃｏｗａｒｔ１９８）。德里罗在
小说中同样设置了许许多多让小说人物趋之若鹜、圣杯似的物品，《大琼斯街》

中的“山间音乐”和使人丧失言语能力的神秘药物，《走狗》中关于希特勒末日疯

狂淫乱传闻的电影胶片，《白噪音》中据称可以消除死亡恐惧的“戴乐儿”药丸，

当然还有《名字》中对字母杀人邪教的追踪以及《拉特纳之星》中对外星球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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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代码的破解和探求。《地下世界》中，德里罗以１９５１年纽约棒球联赛冠军
赛最后一个本垒打、打在看台上的棒球为线索串起了这部长达８２７页的鸿篇巨
制⑨，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品钦通过小说人物徒劳的追寻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混沌、无序、

随意与偶然性，那么德里罗则强调了这个社会的“混乱情状”、信息过载 、影像－
消费文化、恐怖、暴力对于个体精神的压抑、对于个体自我认同乃至大我群体身

份认同的戕害。在这个社会里，个体“由于空洞的大众文化和政治而变得愈加麻

木”。⑩个体寻求自我的努力陷入了堂吉诃德或者约瑟夫·Ｋ、Ｋ的悖论处境。作
为“影像或者影像相似物的复制品”，“自我”本身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城堡”，

可望而不可即。德里罗小说的人物无法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影像－消费文化的牢
笼，无法实现对自我本真生存现状的体认，也无力达成对他们所渴求的自我身份

的最终认同。考虑到乔伊斯对德里罗的影响以及“德里罗式的”（ＤｅＬｉｌｌｏｅｓｑｕｅ）
美国家庭结构，德里罗的小说与品钦一样可以视为后现代“反奥德赛”的追寻模

式。家园感的缺失、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主体性建构的焦虑困惑，所有这一切

都融汇在“后现代”追寻的叙事过程中。

迈克尔·奥瑞亚德最早谈到德里罗早期小说的追寻命题，“从《美国影像》

到《球门区》、《大琼斯街》和《拉特纳之星》，德里罗精心描绘了对于生活意义之

本源的探寻。截至《拉特纳之星》，这种探寻的确已经进行得很透彻；从混沌到

知识的路径变成了一个莫比乌斯带，使探寻者重新回到混沌状态”（Ｂｌｏｏｍ５）。
尽管奥瑞亚德在文章中把第五部小说《游戏者》与前四部小说组成的“四重奏”

断然分开（对于奥瑞亚德而言，《游戏者》应该是德里罗小说创作的一次转向），

但是他在论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德里罗在前四部小说中详细叙述了当代美国人

探寻存在之神秘的徒劳”（Ｂｌｏｏｍ１２）。奥瑞亚德在论文中多次提到“存在的神
秘”，提到“人类处于存在外部的极限状态，一个世界处于碎片化边缘的地方”

（Ｂｌｏｏｍ７）。基于这一点，德里罗在早期小说所要追问的问题在于，当人类处于
心灵或存在的极限状态时，处于一个混沌、无序、“碎片化边缘”的世界时如何体

认自己？如何才能达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德里罗的小说人物的确沿着一条莫比乌斯带（Ｍｏｂｉｕｓｓｔｒｉｐ）在探寻，没有起
点，也没有终点，循环往复，了无终局。小说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与无休无止、徒劳

的追寻过程相契合。小说人物面对着自我的“城堡”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这

是一个由自我的影像构成的城堡，一个由“影视自我意识”构成的城堡，也是由

语言本身构成的城堡。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对自我的寻找始终并将永远以

一个悖论式的结果而告结束”（２２－２３）。是的，是结束而不是失败！德里罗在
小说中坚持不懈地探寻着自我体认的可能性，探寻着后现代主体极限状态的限

度和可能性，也不遗余力地探寻着小说自身的限度和可能性，对于他来讲，这一

切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没有终点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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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Ｎｏｔｅｓ】

① 克里斯多弗·多纳万在其论文中即采用了这种分法。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Ｄｏｎｏｖａｎ，Ｐｏｓｔｍｏｄ
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ｒｏｎｙａｎｄ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ｕｌＡｕｓｔｅｒ，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ｈｎ
ｓｏｎ，ａｎｄＴｉｍＯ’Ｂｒｉｅ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３３－６９．关于德里罗研究及其作
品的接受批评，请参阅《德里罗评论集》一书导论，ＨｕｇｈＲｕｐｐｅｒｓｂｕｒ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ｎｇｌｅｓ，ｅｄ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Ｋ．Ｈａｌｌ＆Ｃｏ．，２０００）１－２７．
② ｑｔｄ．ｉｎＰａｕｌＣｉｖｅｌｌｏ，“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１７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Ｓｉ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ＦｉｆｔｈＳｅｒｉｅｓ．ＡＢｒｕｃｃｏｌｉＣｌａｒｋＬａｙｍａｎＢｏｏｋ（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ＴｈｅＧａｌｅ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６）１４－３６．
③ 小说中的引文均来自 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９）。以下只
注明页码。

④ Ｂ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ｕｍｉ，ｅ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Ｆｅａｒ．（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７．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Ｎｉｃｋ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ＦｒｅｕｄｔｏＨａｒａｗａ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６９．
⑤ 德里罗继而谈到：“发现自己独居一室的人物像河流一样贯穿于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指奥
斯瓦尔德在达拉斯一间公寓形似储藏室大小的房间里工作，笔者注）几乎是这条河流否定性

的顶点。”

⑥ 马克·奥斯汀指出“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人物期望从影视形象中找到能够帮助他们脱
离异化状态的偶像和典范，但是这些形象提供给他们的仅仅是他们试图摆脱的无目的性和恐

惧本身。”参见 ＭａｒｋＯｓｔｅ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ｇｉｃａｎｄＤｒｅａｄ：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ｗｉｔｈ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８．
⑦ 勒克莱尔在此提出了一个德里罗称之为“成人仪式的大问题”（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ｂａｒｍｉｔｚｖａｈ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你能否举出一些与你有相似之处的作家？”德里罗先谈到戈达尔的电影，而后才举出了
纳博科夫、乔伊斯、福克纳、布洛赫、马尔科姆·楼瑞（ＭａｌｃｏｌｍＬｏｗｒｙ）等人的作品，可见电影
对其早期创作影响之大。关于最喜爱的作家这个问题，德里罗在１９９３年的一次访谈中列出
了包括品钦、保罗·奥斯特、科玛克·麦卡锡、加迪斯、理查德·鲍威尔斯在内的近十位作家，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Ｍｉｓｓｉｓ
ｓｉｐｐｉ，２００５）１１５．
⑧ 戈达尔在影片《男性，女性》（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ｆéｍｉｎｉｎ）中把人物描述为“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
们”。参见ＭａｒｋＯｓｔｅ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ｇｉｃａｎｄＤｒｅａｄ：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ｗｉｔ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２．
⑨ 小说人物曼克斯·马丁耗尽一生心血追寻本垒打棒球构成了小说的结构。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Ｐｉｅｔｒｏ１５９．
⑩ 参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网络版）“德里罗”辞条。＜ｈｔｔｐ：／／ｓｅａｒｃｈ．ｅｂ．ｃｏｍ／ｅｂ／ａｒｔｉ
ｃｌｅ９０９６０８２＞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Ｃｉｔｅｄ】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 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Ｊｅａ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ｏｃｅ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ｆｕａｎｄＱｕａ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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